出國類別:進修

赴美國哈佛大學附設耳鼻喉科醫院及顳骨研究室進修

服務機關:高雄榮民總醫院耳鼻喉科

出國人  職稱:主治醫師

姓名:林明毅

出國地區:美國

出國期間:93年10月1日至94年9月30日

報告日期:94年12月28日

目的:

耳鼻喉科顧名思義是在診斷並治療病人的耳部、鼻部及喉部疾病。但因其所在位置位在人體最重要的頭頸部,故此部位疾病不只影响,多項極重要的生理功能如呼吸、進食、語言、聽覺(溝通)等;在病人的外觀進而心理上,也常帶來巨大衝擊。也因為以上原因,此部位疾病亦常有難以深入評估,完全不易確立診斷的難處。在外國,多以涵蓋範圍較廣的頭頸部外科(Head and Neck Surgery)下再細分不同分科,而對此區域內的疾病有比較完整的論述及處理方式。如耳科在美國亦包括了耳神經科(Otoneurology),來處理神經科(Neurology)及神經外科(Neural Surgery)傳統耳科間的模糊地帶。喉科也再細分出食道,氣管(支氣管)等科來區隔與胸腔或胸腔外科的重疊(三不管)區域。在台灣,傳統上耳鼻喉科多依循日本的分科而對以上新的科別較少涉獵。明毅在通過專科醫師考試後有幸能在本院升任主治醫師。面對病人時雖然盡力以所學嘗試幫助病人解決問題,卻也會碰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拜網路之賜,雖可於Medline等資料庫中尋找最新的相關訊。但在許多爭議性高或全新的題目上,常有力有未迨之憾,且恐有以偏蓋全或以管窺天之之虞。進而興起進修再上層樓想法。幸而在本科部朱主任鼓勵下,申請院內出國研究,獲得院方支持。而能有此次出國學習的機會。

過程

哈佛大學為美國乃至於世界最大知名學府。在最新(2006)的US New最佳大學及世界大學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d University)哈佛大學均位居榜首。哈佛醫學院(Medicine School)在醫學院的排行榜也是獨佔鰲頭。而在各專科評比中,哈佛旗下各醫院亦多居榜首或前三名。從以上數據顯示，哈佛大學所屬各醫院,無論在品質、技術、乃至研究、教學各方面,都是世界第一流。在未到哈佛之前,難免納悶,在如此激烈競爭環境中,面對節節升高的醫療糾紛及日益緊縮的預算,哈佛如何能持續世界第一的聲望不墜?個人因對耳科疾病較有興趣,故在申請進修院時即以此為目標。近年來外耳及中耳疾病的治療與研究,似乎到一瓶頸,多年未見革命性進展或突破。內耳疾病倒是有不少新的發展。M.E.E.I.(Massachusetts Eye and Ear Infirmary)是哈佛大學醫學院附設的耳鼻喉專科醫院,在美國醫界宿享盛名。耳鼻喉科評比中(Specialist Ranking)排名全美第二;耳部疾病方面,更因傳統之故, 一直是研究的世界中心。年前才過世的耳病理學(Otopathology)權威Professor Schuknecht H.F.任職M.E.E.I.主任約20載。除創立美國的顳骨研究系統,將內耳的病理生理研究帶入一新境界外,對於將耳科疾病由傳統(1960年代)導入新21世紀,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目前許多知名醫學院或研究室的主任或領導人,均出自Schuknech門下。現任主任Professor Nadol J.B.亦為Schuknecht嫡傳弟子,除持續內耳及Otopathology的研究外,也對近代耳神經學(Otopathology)創設貢獻很大。不但堅實並擴大了耳部疾病研究的範圍和方向,對於治療方面,更能有效,深入到達,避免了傳統上與神經外科領域上重疊或不清楚的部位。在申請進修的過程中—開始亦歷經波折,原本M.E.E.I.也没有空缺,因為他們每年全院包括眼科只有20名研究員名額,後來因為他們有新的研究經費來源,可以設立一個新的研究室,我的哈佛之旅才得以成行。

我們在10月初到達哈佛所在地-波士頓,全美最漂亮的城市之一,卻也是最貴的城市之一。早已耳聞波士頓冬天的威力,所以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找好房子,位在MEEI旁,走路約10分鐘即可到醫院。但因位於市中心,故房價超貴,但考慮其便利性及安全性,仍只得忍痛租下。我們很幸運地在一開始有同樣來自台灣的林明杰醫師(台大病理科)及陳淑惠醫師(馬偕小兒科)夫婦的幫忙,省卻了不少麻煩;而話雖如此,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中,我們還是花了不少時間嘗試錯誤,才好不容易安頓下來。波士頓人向來討厭財氣粗的New Yorker,(你看紅襪對洋基隊的比賽就知道了)而喜歡自稱是Bostonian;通常之前還要加上improper一字。

離波士頓30~4-分鐘車程的普里芧斯是當初英國清教徒飄洋過海尋找美麗新世界的登陸地點。所以Improper Bostonian相當以他們的悠久歷史為傲。住在波士頓,就感覺是住在歷史中,因為波士頓市區不大,常被稱作是Walking city,大多數的名勝都位在可步行,或是地鉄可到範圍之內,且多數均仍在使用。除了新興建築外,常人家的住處也動輒超過百年以上,大多保存良好。而能有這樣的成果,除了當初建城時的規畫外,長期以來的努力保存更是重要,但相對地個人需付出不便的代價,如不能隨意改建房屋,作任何事情均需先申請等。我初訪因不諳規定,在波士頓第一個晚上車子被拖吊,付了100美金才贖回來。後來才知道晚上若要停在街旁停車位,且需先向市政府申請,且僅限地居民。在這樣嚴格的法規之下,換得的是新英格蘭地區最細緻而有韻味的容。它不依靠摩天大樓(skyline)的綿延,並跟上時代的腳步及反脈動。

相對於另一個我們曾經到訪的城市,在美國建國之初即已設立,且具有同樣優越的地理位置(臨海,交通便利,腹地廣大)—南卡羅來納(South Carolina)的charleston,早已淹没在時代的洪流中,僅存些古厝供人遊覽,不復被人提起。而波士頓至今在觀光業,商業,教育,工業上,仍舊相當活躍。所以,要維持你的活力和競爭力,不在於有多少高科技設備或前人留下的財產;而是如何保存原有優點而不斷加以改進。城市如此,個人是否也是如此;國家是否也是如此?

美國生活水準較高,相對生活費也高;而波士頓更是全美生活費最貴的城市之一。像所有菜鳥一樣,剛到時總不免將所有價格換算回台幣,再感嘆一番生活不易。但待久後也漸發現,美國其實是很實在的地方,如他們最常講的一句話”you got what you pay”,一味貪便宜,未必佔得到好處。若生活上凡事自己來,還是有不少省錢之道,而其實大部分美國人,生活上也是如此能省則省。只是他們較注重精神和休閒生活,與我們有些差異。如我的指導教授Dr. Rauch,他的太太是律師,兩人收入在美國應屬上乘,但他們兩人合力將房子改建,從計到監工都自己來。我到訪時只完成一樓及部分二樓,內有各種的樂器和圖畫,雕塑。看得出來他們十分自豪,也享受這樣的生活方式。不像台灣有和種豐富的夜生活,即使在東北大城如波士頓,商店也多在6~7點關門。要逛街或採購民生用品,多需利用週末時間。而美國人多數是基督徒,因此週日是禮拜日,是休息的日子,即使拜訪朋友,也多避開這個時段(至少禮拜日上午)。生活的步調比起我們較為和緩、從容些。但美國人作人處事的態度,從日常生活中,或反映至作研究上,頗值得我們學習。一般而言,他們較不會投機取巧(當然也有列外),做事各司其職而按步就班。剛到時不免覺得他們凡事都要按照規定,按照標準程序,實在是很笨,要是抄捷徑,不是早就做好了嗎?但當你實驗結果有疑問,需要探討問題何在,或重新再作一次時,就能體會,凡事循正道而行,其實還是最穩當最快的方式,像是電腦的防呆裝置,不要認只是在幫助呆子。避免了任何一個小錯誤,整個系統才可能正常地運轉;也才有可能順利完成現有目標,進入下一個階段的工作,而且穩固而踏實。

研究成果

哈佛旗下醫院是以專科醫院方式經營,如耳鼻喉科有Eye & Ear Infirmary(與眼科一起),兒科有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 婦產科有Brigham Women’s Hospital 復健科有Spaulding Hospital 等,各醫院如前所述,均是該領域中的佼佼者。

MEEI位於波士頓市中心,樓高10層,病床數僅42床,但此與美國醫療生態有關。因為美國醫療費用非常昂貴,許多在台灣需住院一星期的疾病或手術,在此處僅為Day surgery,病人即使需全身麻醉開刀,也通常在隔日即出院返家,因此住院的Turn over Rate 非常快,而手術房有17間,即可反映出此點。相較於美國西岸如另一耳科重鎮House Clinics,美東的確在心態上及手術的標準較美西來得保守。如神經性聽力喪失病人的人工電子耳植入,美東即較美西來得晚。而目前仍具爭議性的腦幹植入,才剛獲得美國FDA通過,西岸的House Clinics已有數例報導,而美東卻仍在觀望階段。我曾就此點與Dr. Mckenna討論(他極有可能是下一位MEEI的主任)。他表示這有幾個原因。一是哈佛態度上的確較為慎重,可能是怕墮了威名,不願貿然行事。另一是經費來源問題。在美國,不論是公立或私人醫院(許多有名醫院都是私人的),若沒有研究經費,那真的是什麼事都做不成。所以他們就此募集到經費後,也將於1~2年內開始腦幹植入的手術。但以哈佛的人力與物力,若欲發展此項技術,相信在短時間內就可以迎頭趕上。

MEEI因為是耳鼻喉的專科醫院,而且幾乎是後送終點的醫院,各個Sub-special field分科相當細。我的直屬老闆Dr. Steven Rauch是耳科的副教授(美國一個科部通常只有一個教授,即主任),資歷僅次於現任主任Dr.Nadol。他的專長是內耳疾病,所以他常自嘲是Dizzy doctor。他的門診預約也常需2~3個月才輪得到。他知道我希望能夠在耳部疾病尤其是治療的部分多學習,因此幫我引見了各個Sub-special 的教授,並讓我有足夠的時間能在其他的部門學習,真的是要非常感謝他。

在報到後,Dr. Rauch交給我2個研究的Topic。是臨床上用Aminoglycoside耳滴劑的病人,追蹤其耳毒性的發生及嚴重性,此為較偏向臨床的題目。依美國的規定,臨床研究員(Research Fellow)如我,不得在美國執行醫療行為,故此部分只能作回溯性研究(Retrospective)的資料收集。如前所,美國人講求按步就班,循序漸進。因此在開始之前,Dr.Rauch先交給我2個課題,一是通過Human Participants Protection Education的資格(此需一課程及一考試),二是加強我實証醫學(Evidence Medicine)的能力;讓我參與一位正在撰寫實証醫學書藉的醫師的工作.就我的研究主題,以實証醫學的方式,先作討論和搜尋,然後形諸文字。當然,這些工作都是以英文進行,而對英文並非母語的我們,真的是需要一些時間去克服語言上的障礙。

在另一方面,MEEI最著名的就是它的顳骨研究室(Ｔemporal Bone Lab.)此領域及其所牽涉的部位（如內耳），不管是在基礎或是臨床上，研究或是治療上，ＭＥＥＩ都是世界的中心，由此發表的論文及研究成果真的是不計其數，當然來到波士頓，也要來此學習。Ｄr.Rauch給我的第２個研究主題，就是有關梅尼爾氏病（Meniere’s disease）在臨床上前庭肌電位（vestibular Evoked Myogenic Potential這是Dr. Rauch的專長）及耳病理學（Otopathology）上的關聯及表現。此研究牽涉２個不同領域的技術，因此我需要到聽力部門（Audiology）去收集及記錄前庭肌電位的結果，以及設法在Temporal Bone Bank中尋找証據來支持此類病人的肌電位檢查結果。由於Dr. Rauch在梅尼爾氏病及前庭肌電位的研究已經有相當成果，因此這樣的研究方向對我們來說，其實是在確定及証實Dr.Rauch先前所提出的理論。就此部位而言，研究成果是相當正面的；在顳骨實驗室中資料相當支持Dr. Rauch的理論，也順利地在進修的期間內，完成此部分的論文（雖然另請個人休假，延長了一個半月進修的時間）。

在這一年多進修的期間內，也參加了很多學術性的研討會。一方面是利用機會，多參加這些國際性，大型的學術會議，多充實自己。另一方面，也是利用在美國的機會，多走訪一些城市。美國幅員遼闊，想要四處走透透是很困難的。交通方面，飛機票非常貴；是台灣同樣飛行距離票價的三、四倍以上，若臨時購買更可達十倍以上。所以多數人的交通工具是汽車，而且冬天除南部地區大多會下雪，因此機車很少見。一般來說，美國公路系統設計非常完善，標示也很清楚，只要會看地圖，多能順利到達目的地。但因美國地方實在太大了，有數不清的都市及城鎮。連接道路網更是複雜，迷路是難免的；但只要事先將路線規畫好，帶著地圖，最後一定可以到達目的地；但是深夜在黑人區裏硬著頭皮問路的經驗，真的是讓人膽戰心驚，寧可不要再有。

美國一般國內的醫學會，尤其是年會，其實多已是國際會議的水準。大多數的都市，都有設備齊全的會議中心，因此會議的規模及準備工作，軟硬體一般都很有水準，當然，所收的費用也是很有水準。會議內容，除了國內常見的發表論文（Free Paper Presentation）,研討會（Synposium）外；有幾項型式是與國內較不同的。一為Workshop，另一為Instuction course。Ｗorkshop是有實地操作的教學課程，Instuction course比較類似於傳統的教學課程。相同的是都要收費。Workshop及數日（可能有幾百至幾千堂）分門別類的I.C.。均是邀請該領域學有專精的教授來講課。在短短１～２小時的時間內，通常都有很精闢的內容，不然，結果就會很直接反應在你的「票房」上，而課後，也有很詳細的評量問卷，所以也會很實際地反應映在你在該領域的影晌力及號召力。

因此，教課的教授多是傾全力賣力演出，無所保留，有問必答。這與國內醫學會議中的演講或論文發表有「留一手」的習慣不同。因此，只要你肯學，絕對能在這些醫學會議中，獲益良多，但相對的，知識卻也是有價的，你要先付錢，才能有所收獲。

心得

從當初懷著興奮而忐忑不安的心情到達美國，到現在也是懷著興奮卻踏實的心情回到臺灣，經過了一年，高興的是故鄉的人事依舊熟悉。但對住了一年的波士頓，卻也不能說毫無感情，雖然我們只是過客。工作和知識上的成果，當然無法以任何型式來計算；這一年的時間，對個人生涯歷練上，更有無價的增益。在遙遠陌生國度中，與最親近的家人共同生活成長的經驗，難得而不會再有。在每日生活的瑣碎中，縱有難過和不如意的時候，現在回想，也很慶幸我們都安然無恙地度過。我相信，在這一年內，我們的成長當不止一歲。非常感謝院方及朱主任讓我們有這樣的機會到美國進修，也感謝路途中幫助我們的人，物質上的收獲，也許可以用金錢來衡量，但這趙旅程，對我們的工作，語言等等及生活上的增長，卻是無法計數的。

